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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即將取代美國成為下一個世界霸權？美國霸權建立以來，

從來沒有一個時刻像此時一般需要認真思考這個可能性。半個世紀以

前，當中國領導人揚言「東風壓倒西風」或「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

紀」時，恐怕連論者本身都認為這是一個長遠的理想，一種激動人心

的口號，甚至一種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但進入了21世紀，美國

因為攻打伊拉克和金融海嘯而在道德、經濟、軍事上的霸權地位迅速

萎縮，相對地，中國在經歷了90年代江朱體制的鞏固中央領導權威與

正面迎向全球化的政經改革後快速崛起，這個命題不但是全球媒體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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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捉影的熱門話題，也是各門各派知識分子激辯的重要論題。

世界體系大師阿銳基(Giovanni Arrig hi)的新作《亞當．斯密在北

京》（Adam Smith in Beijing : Linea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以下
簡稱為ASB）即是一本主張並歡迎中國即將在21世紀取代美國成為新

的世界秩序領導者的重要著作。全書以對亞當．斯密的《國富論》

(The Wealth of Nations)的解讀為核心，強調18世紀中葉的亞當．斯密

所認同的市場經濟(market-based economy)，有別於19世紀末的馬克思

(Karl Marx)或熊彼得( Joseph A. Schumpeter)的觀點，是不以改變一個

社會的社會形構(social formation)為前提的，亞當．斯密在250年前尚

未遭逢帝國主義入侵的中國已經看到這樣的市場經濟發展。阿銳基把

這樣的發展模式稱為「勤勉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這是一種

相較於西方的「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來得更勞力密集，更

為國家官僚主導，更不為資本所宰制，也因此更不具資本主義的剝削

性與帝國主義的侵略性的發展模式。
1 

阿銳基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30年的經濟發展延續了200年前明

清帝國時期的社會形構基礎，因此主張「在『新美國世紀計畫』(the 

Proje ct for a Ne w American Centur y)失敗與中國經濟發展成功後，讓

亞當．斯密250年前所發展的一個世界市場社會的願景，一個奠定在

世界不同文明更平等地相處的社會形構之上的世界市場社會更可能

實現。」(8) 全書共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集中在探討亞當．斯密學

說，發展分析架構，第二至四部分則依此架構來分析以英、美為核心

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內在矛盾與敗象，以及中國另類模式的優越性

與崛起之必然。

1 阿銳基認為，因為中國的國家一直都凌駕於資本之上，國家從來沒有成為
資產階級的壓迫工具，所以雖然大量資本家出現在中國的年代早於歐洲，
但中國並沒有發展出資本主義。見Giovanni Arrighi,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States, Markets and Capitalism, East and West,” in Japan Focus, Jan. 14, 2008, 
Issue 2.

中國：鏡像／實像—評Giovanni Arrighi’s 
Adam Smith in Beijing : Linea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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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重鏡像中的中國崛起

當全世界（包括美國本身）正在經歷美國極端右派意識型態治

國的反恐戰爭與金融放任政策所帶來的災難性後果的此刻，阿銳基提

出一個以世界不同文明平等相處為基礎的世界市場社會發展願景，著

實令人耳目一新。但為了要提供這個願景一個內在邏輯一致的理論基

礎，阿銳基將亞當．斯密《國富論》的內容投射到250年前的中國，

再把史學家（尤其是日本的中國經濟史家）對明清時期中國朝貢經濟

的描繪投射到近30年來的中國經濟發展，使得ASB這本書中有關中國

崛起的分析，相較於其他直接進入中國田野，透過實證方法研究活生

生的工人、農民、資本家或國家幹部的中英文作品而言，更像是一個

多重鏡像中的中國，映射的是主觀的願望而不是客觀的存在。以下從

A SB中節錄的這段對中國發展特徵的描述便充分呈現了這種多重鏡像

的分析：

簡言之，〔中國〕相對漸進主義式的經濟改革證明了新自
由主義信條中的許多烏托邦信仰，如震盪療法、小政府、
自律市場等，對中國的改革者來說，就像對亞當．斯密來
說一樣，是莫名其妙的。在前面第二章有關斯密的市場發
展概念的探討已討論到，政府應將市場看成是一個統治工
具，以一種不打擾「公眾平靜」(public tranquility)的方式逐
漸開放市場交易。讓資本家，而不是工人，相互競爭，如
此資本家利潤極大化的傾向才能被節制在一個可容忍的範
圍內。他們（中國政府）鼓勵在生產單位與社群之間進行
分工，而非其內，並對教育投入大量資源，抵銷產業分工
帶來人口智能不平等發展的負面效果。他們將政策的優先
順序放在國內市場形成與農業發展上，做為工業化與長期
外貿投資的重要基礎。(358)

絕大多數曾在中國本土親身經歷過去30年市場經濟發展的人可

能都會發現這樣的描述太浪漫化了。例如，雖然阿銳基也看到中國從

1990年代以來的國營企業下崗工人的抗爭和內外資經營的出口企業中

農民工所受到的不合理待遇，但他仍堅持中國政府政策並沒有全然向

新自由主義投降，比起其他相同發展程度的國家，中國在勞工福利與

工作權保障上更照顧工人。(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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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貓論」的實用主義其實比新自由主義更具社會破壞力

這樣的分析與事實的差距不能以道里計：第一，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政府對工人福利與工作權的漠視程度連中國的左翼知識分子都看

不過去，雖然兩年前修訂了《勞動合同法》，但實際運作的情況仍有

很大的進步空間，更不用說金融海嘯嚴重打擊出口之後各級政府在法

令的執行上有走回頭路的現象；第二，或許在中央政府法規上沒有特

別偏袒資本家的鑿痕，但地方政府官員在中央的財政包袱全面向下甩

以及「發展才是硬道理」的升遷考核指標的激勵下，用盡各種優惠政

策招商引資來發展地方經濟，比如說減少社福支出，將本已困窘的地

方財政資源賠本投入設立各式開發區「築巢引鳳」；另一方面在「和

諧社會」的大前提下打壓工人、環保、愛滋病患和失地農民「依法維

權」和「依法抗爭」，這都有利於資本的超級積累；第三，中國改革

開放確實不以新自由主義或任何意識型態為指引，中國改革開放的指

導原則是鄧小平的「貓論」為代表的實用主義，這種發展的功利主義

破壞中國社會形構(s ocial formation)的意願和潛力恐怕比大部分有意識

型態束縛的國家來得高。例如，阿銳基甚為讚揚的高等教育擴張，事

實上是教育商品化的結果，過去30年中國從基礎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全

面商品化很大程度反映了各級政府對公民權觀念的負面轉變（從國家

支付的公民權利與義務到市場定價的商品），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絕

不如「貓論」這種凡事講求看得見的短期實效的行政原則，可以這麼

快速地讓各級政府官員與教育行政主管「換腦袋」，讓創造收益成為

教育機構發展的主要目的。

三、不平等不僅存在國與國之間

阿銳基主張東亞市場經濟可能比西方資本主義更人性、平等與和

平，關鍵在於國家與資本的關係。阿銳基認為東亞的國家機器非但不

為資本控制，反而可以凌駕其上創造環境讓無數資本家不斷進入市場

相互競爭，以達成國富民樂的目標。所以，如歷史上的中國所證明，

中國：鏡像／實像—評Giovanni Arrighi’s 
Adam Smith in Beijing : Linea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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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的國家不需要為資本主義服務—對內進行階級剝削、對外進行

帝國主義擴張，以求資本利潤極大化。

但如同Jo e l  An d re a s所指出，這樣的國家與資本關係的基礎是東

亞的家庭勞動體系(family labor system)。自明清到改革開放初期農村

「包產到戶」的政策，家庭勞動體系在大部分的時間裡都是中國經濟

發展的主要模式。但隨著市場機制的引進，黨國壟斷的政治權力成為

動員資源賺取商業暴利最有效的手段，權錢交易為基礎的官商資本體

系逐漸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模式。
2
中央到地方多少官員子女換

臉成為快速致富的企業家，撇除政治資本，這很難只用他們的人力資

本或文化資本來加以解釋。而不具有先賦政治資本的民營企業或外資

企業要在這樣的市場中立足，就難以僅僅依靠家庭勞動體系的自我剝

削，而必須在政治關係上頭加強投資。
3
這樣的政治關係先天上有很

高的交易成本與不確定性，所以讓規模較大的民營（比如說今年對家

電零售集團「國美電器」的整肅）和外資企業很容易受到非市場因素

的衝擊而退出市場，再加上今天中國國內市場許多產業都還是各級政

府保護的國營企業壟斷汲取超額利潤的情況，所以國家權力其實是中

國國內市場發展的最大阻力而不是助力。

自1990年代以來，官商資本體系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模式，

表面上各種不同產權型態的企業（國營、集體、民營）在同一個國內

市場競爭，實際上決定競爭勝負的是左右取得土地、資金、市場通路

能力的政治關係，在中國以權錢資源掌握多寡為機制的階級結構漸漸

形成，貧富差距不斷拉大，基尼係數(Gini Coeff icient)從改革開放初

期的0.23成長到0.48，成為東亞最不平等的國家。阿銳基過分浪漫化

中國市場經濟發展模式，只看到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不平等的縮小，

沒有看到中國社會內部不平等加大，而在這樣的貧富差距拉大中，他

所讚揚的國家權力不受節制卻扮演很關鍵的角色。

2 Joel Andreas, “Changing Colours in China,” in New Left Review 54 (November/
December, 2008), pp. 123-142.

3 甚至在外商主導的加工出口產業也有這樣的情形，這是因為地方政府掌握
了出口退稅、土地價格和減免行政干擾等制度規範模糊地帶的法令詮釋和
行政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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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視野放在阿銳基所熟悉的世界體系的層次，阿銳基認為

中國的崛起並沒有像歐美幾個資本主義大國興起那樣對外進行帝國主

義式的擴張，造成國家與國家間的不平等。這在一定程度上其實也違

反了世界體系理論在解釋上強調結構優先於個別國家意圖的方法論主

張，就經濟發展而言，中國究竟代表的是不同於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

新物種（因此會一直反帝反霸下去）？還是因為內部尚有工資低廉供

應充沛的勞工造成的龐大剩餘價值可供汲取，還沒進入最高發展階段

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國的興起是一種霸道的崛起？還是一種王道的實

踐？這還需要留待時間來驗證。但是近幾年中國在世界各地，尤其是

非洲地區尋求礦業資源的渴切以及介入幾個陷於內戰國家交戰團體之

間的爭議程度，一定程度上說明了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結構力量。

國內市場的政治化與社會貧富差距的拉大都限制了中國國內市場

的發展。1990年代下半起，中國從東亞其他國家吸引更多出口製造

業生產轉移，以成為世界工廠的方式來維持高速經濟成長。這正是中

美貿易失衡與中國成為美國最大債權國的根本原因。中國之所以可以

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成為世界工廠，阿銳基所談到的因素，如海外華

商網絡的世界經濟實力、毛時期在農業中國的社會主義遺產（土地改

革、教育與醫療資源普及化），確實都有不可取代的地位。但這些都

無法否認一個事實，這無數的出口製造業之所以能夠在世界市場競爭

脫穎而出沒有別的原因，只因為他們能夠在各級政府的協助下最有效

率地汲取中國廉價的勞動剩餘，滿足以沃爾瑪(Wal-Mart)為代表的資

本主義體系的需求。這樣的中國崛起多大程度能夠徹底改變資本主義

生產模式，其實是相當令人懷疑的。

總之，本書最大價值在於它指出了工業革命之後建立的世界資本

主義體系與其所衍生的國際政經秩序在整體人類文明的發展史中其實

是偶然而短暫的，這對於習慣將資本主義與英美霸權視為必然的讀者

有很大的啟發。此外，本書對英美資本主義霸權的深刻批判與反省也

讓讀者對於現代性的想像得到很大的解放。但由於作者多半是從對西

方資本主義的反省批判的對立面來想像中國的經濟發展，所以有關中

國崛起的實際過程與其對世界政經秩序的意義都有過於浪漫化之嫌。

中國：鏡像／實像—評Giovanni Arrighi’s 
Adam Smith in Beijing : Linea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